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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少游是北宋著名词人，被尊为
婉约词宗。作为一位中国历史文化名
人，其生平史籍记载是比较清楚的。
他诞生于宋仁宗皇祐元年，即公元
1049年，今年是他975周年诞辰，少
游故里高邮等地将举行相关纪念活
动。秦瀛《淮海先生年谱》载：“宋仁宗
皇祐元年己丑，先生生。”约四十年后，
少游在蔡州教授任上写过一篇《书王
氏斋壁》，追溯道：“皇祐元年，余先大
父赴官南康，道出九江，余实生焉。”不
仅如此，秦少游对自己的出生月份也
有记述。50岁这一年，他因党争之故
获罪被贬谪到大陆版图最南端的雷
州，作《反初》诗反思自己坎坷一生：

“一落世间网，五十换嘉平。夜参半不
寝，披衣涕纵横。”“嘉平”本指腊祭，后
人因此将其当作腊月即农历十二月的
别称。

近年有研究者质疑，一般农历腊
月对应的是公历次年的1月，若以公
历论，少游生年应是1050年。近查陈
垣《二十史朔闰表》（1956年，古籍出
版社），北宋皇祐元年腊月初一对应的
是公历1049年的12月28日。由此
推算，这一年腊月初五是公历1050年
元旦。出生于腊月初五之前，就是公
元1049年出生；腊月初五（含）之后，
方可算着是1050年出生。秦少游出
生于腊月初五之前的可能性是完全存
在的，既然目前史学界普遍认可秦少
游生年是1049年，那么在未有新的确
凿史料之前，这个结论似不应轻易变
更。

秦少游关于自己出生的自述，不
仅涉及到了出生时间，还涉及到了出
生地。他的出生地不是家乡高邮，而
是在随大父（祖父）赴任南康，船过九

江后的途中。直到5岁时祖父任期届
满，方随同返回高邮。少游祖父秦詠
此行的职务是“监南康军茶盐酒税”，
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国税局长吧。家族
之中哪些成员随行难以考证，但身怀
六甲的儿媳、少游的母亲戚氏必定是
其中一员。少游自述涉及两个地名：
九江、南康。“道出九江”应该是过了九
江、尚未到达南康的中间地带，一个没
有确切地名的地方。九江，古代又称
浔阳、江州，唐朝大诗人白居易贬任江
州司马，著名的长篇叙事诗《琵琶行》
就诞生在这里。中有诗句：“浔阳江头
夜送客，枫叶荻花秋瑟瑟。”南康背倚
风景秀丽的庐山，面临烟波浩渺的鄱
阳湖，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故里。“采
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诗中的南山
即指庐山。2016年，南康已经正式更
名为庐山市。也正是在这一年，笔者
寻访秦少游足迹，来到这里进行过实
地考察。从九江到南康，高速公路距
离约40公里；当年乘船，水路也不过
50公里左右吧。从隶属关系看，在漫
长的历史长河中，南康大多隶属于九
江。故文史界有说秦少游出生于南
康，有说出生于九江，两种说法都能成
立。但笔者以为，依据少游自述，说

“降生道中”，即出生于风景秀丽的庐
山脚下、浔阳江上更为贴切。

秦少游仓促降生道中，给后人留
下了一个难以猜透的谜。15年前，笔
者在创作《悲情歌手秦少游评传》时，
曾经做过一个大胆的推测：秦少游是
一个早产儿，早产是一次意外、一个偶
然，极有可能是他的母亲因为漫长旅
途的颠簸劳顿所致。倘若不然，他的
祖父完全可以根据预产期，稍稍提前
或推迟登程赴任，相信他的上司也不

会因此而怪罪。这个推测不是确考，
目前尚无史料佐证，却十分合乎情理，
因而近年来为越来越多的专家学者所
认同、引用。当然，偶然之中往往蕴藏
必然。秦少游在母腹中就开始了漫长
的旅程，匆匆降临人世，这是否预示了
他人生旅程的坎坷不平、颠沛流离呢？

也正是由于这个偶然，人们有理
由将他的出生与一个美丽的传说联系
起来。“甓社珠光”是古“秦邮八景”之
一，高邮杰出乡贤、秦少游恩师孙觉
（字莘老）见珠光而中进士，茆泮林《孙
莘老年谱》《高邮州志》等史籍中均有
记叙。这个传说千百年来盛传不衰，
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有名人为其背
书。比如，北宋著名科学家、孙莘老友
人沈括《梦溪笔谈》在“异事”部分，以
较长篇幅记述了这颗神珠。孙莘老女
婿、北宋大诗人、书法家黄庭坚曾赋诗
《呈外舅孙莘老》，有诗句云：“甓社湖
中有明月，淮南草木借光辉。”秦少游
《送孙诚之尉北海》诗描写道：“蜿蜒戏
神珠，正昼飞霹雳。草木无异姿，灵气
殊郁积。”世人将神珠看作祥瑞之兆，
但是一般人以为这个祥瑞只属于孙莘
老。其实不然，文史界很早就有人注
意到了它与秦少游出生的联系。著名
秦学大家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皇
祐元年（1049）谱载：“是岁高邮甓社
湖珠现。”又载：“是岁……孙觉二十二
岁，觉字莘老，时登冯京榜进士。”继
载：“是年十二月，先生（秦少游）生于
南康。”这表明，“甓社湖珠现”不仅预
兆了孙莘老的高中，还预兆了秦少游
的诞生。秦少游匆匆降生道中，正是
赶赴了神珠之约。假设他的母亲到达
目的地南康军后平安顺产，那也许已
经是皇祐二年的元月，他只能遗憾地
与神珠失之交臂，那自然也就没有了
到底是1049年还是1050年出生的疑
问了。当然，事实如此，容不得后人假
设。神珠的出现有力地佐证了古城高
邮的地灵人杰、人才荟萃，恰如秦少游
诗云：“所以生群材，名抱荆山璧。”

秦少游生年释疑及其他
□ 许伟忠 汪曾祺在散文《木香花》

中写道：“我的舅舅家有一架
木香花。木香花开，我们就
揪下几撮……养在浅口瓶
里，可经数日。”汪曾祺所说
的舅舅家，我以为就是高邮
城北杨家巷杨汝栩先生的
家。《杨汝栩文集》的封面图
片，就是杨汝栩先生和木香
花的合影。

四月，春光正好，杨家的
木香花应该开了吧，爱花者
去寻香。好大的一株木香花
啊，把偌大的院子占去一半，
枝枝蔓蔓向高处伸展，已经
攀爬到邻居家的屋顶上去
了。昨夜的一场雨，并没把
它怎么地——细碎的绿叶发
着光，密密匝匝的花朵，白白
净净，你挨着我，我靠着你，
繁星一般，从高处倾泻而下。

杨家是高邮的名门望
族，杨汝栩是杨八房中杨四
房遵时之子，亦是汪曾祺生
母的嫡亲内侄。他上世纪五
十年代在上海公安局工作，
1956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
在校期间，被打成右派，后下
放到安徽蒙城，在蒙城师范、
一中教书，1983年因照顾年
迈的母亲，携妻子陈素萍和
孩子回到故乡高邮，在高邮
中学教历史或语文，亦通俄
语、英语，直至退休。

当年，我在县委统战部
任助理秘书，因落实统战工作
政策，多次走访杨汝栩家。大
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原
被供销部门占用的房屋得到
落实。他家院子不小，一大排
朝南的房屋错落有致。其时，
杨如栩回邮后重栽的木香花
尚不到两年，藤蔓已经爬上南
墙，冒出嫩绿的细芽。我俩

“一回生、两回熟”，从杨氏家
族的兴衰，谈到高邮的沧桑变
化，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杨
汝栩先生博学多才，阅历丰
富，尽管命运并未善待他，但
他对生活、对家乡、对亲朋好
友仍充满感情。如今重读《杨
汝栩文集》，感觉作者留下的
文字，带着温度，散发着陈年
老酒似的香醇。

杨汝栩先生的文章可以
说熔知识性、趣味性于一炉，

“怀故人”“记故土”更把读者
带回了旧高邮，具有史料价
值。他在《我所知道的杨氏
家族》中讲述了“金扁担的故
事”。杨家祖辈买下了“天地
坛”附近一户李姓人家的房
子，此屋地势北高南低，从南
向北看，步步登高，杨家人认
为是风水宝地。李家人搬迁
匆忙，连祖宗龛子都不要了，
杨家人整修时，没成想祖宗
龛子后面露出了一条“金扁
担”。果然，杨家先后出了三
名进士，后代子孙或博学能
文，或经营有道，杨家成了名
门望族。杨家有“八房”之
说，开枝散叶分居于小城各
处，如二房后代大地主杨谨
之在城北石灰阁（今城北小
学）建有住宅，也有的家住熙
和巷或梁逸湾等处。杨汝栩
夫妇住在杨家巷祖屋。

童年的汪曾祺和他的表
兄弟曾在杨家巷大宅院玩

“过河过河洗大澡”，但后来
为求学、为生存，早已各奔东
西，甚至几十年未能见面。
1994年，佛山大学文学院院
长、北京大学访问学者杨鼎
川登门拜访汪曾祺，他自报

家门，向汪老转达父亲杨汝
纶的问候。杨汝纶是杨三房
之后，是汪曾祺的表兄弟，早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在四
川富顺担任校长、政协副主
席等职。论辈份，杨鼎川是
汪曾祺的表侄。汪曾祺赋诗
一首《赠杨鼎川》：“高坡深井
杨家巷，是处君家有老家。
雨洗门前石鼓子，风吹后院
木香花。闲情可到上河埫，厨
馔新烹出水虾。若有机缘回
故里，与君台上吃杯茶。”杨鼎
川还就有关创作及比较文学
等问题求教汪老。这一老一
少的对话，曾在高邮《汪曾祺
文学馆馆刊》上分期刊出，题
目为《与汪曾祺老人谈创作》，
后收录于《汪曾祺全集》（季红
真主编）。这种原汁原味的录
音整理的文字，是挤干水分的
真实、细致、深刻、透明的讲
解，值得后昆学习。

1997年4月汪曾祺参加
四川宜宾“五粮液笔会”，与
杨汝纶得以会面。此时两人
都已年近八旬，但汪曾祺一
见到杨汝纶，脱口而出，“这
不是桂官吗？”一声乳名的呼
唤，立即把两位老人拉回了
童年。杨汝栩就此事写成了
《称名忆旧容》，发表于《散
文》《扬州文学》《高邮日报》。

杨汝栩还针对汪老《赠
杨鼎川》诗中“闲情可到上河
埫，厨馔新烹出水虾”的“河
埫”之说，专门写了《河堤、河
埫和河塘》，结论是查过《康
熙字典》《说文》《高邮州志·
河渠志》等典籍，运河堤应该
叫做“上河塘”。他引经据
典，言词凿凿，真佩服他挑战
大家汪老的胆识与才智。

杨汝栩心胸坦荡，敢于
直言，他曾写信给《汪曾祺文
学馆馆刊》编辑，就“汪研”工
作提出中肯的意见，希望我
们高邮人应该加强对汪曾祺
的研究，研究他的作品切不
可“虎头蛇尾”等等，这就是
收录于《杨汝栩文集》中的
《点击“汪研”》。

杨汝栩做事严谨、认
真。汪曾祺三岁丧母，一直
不知道母亲的名字，很是遗
憾。杨汝栩为此颇费周折，多
方考证出汪母可能名为“杨遵
祥”。本想给汪老一个惊喜，
可是汪老突然因病辞世。杨
汝栩写下了《没有完成的考
证》，发表于《汪曾祺文学馆馆
刊》，也收录于文集。

退休之后的杨汝栩乐于
笔耕，勤于笔耕，总有一种

“赶紧写”“赶紧做”的使命感
和迫切感。只可惜，退休十
年之后，终因病于2003年 7
月10日去世，享年71岁。在
他病重期间，他一直记挂一
件事，就是把他的文章编成
一本书。他的妻子陈素萍文
化水平虽不高，但不负重托，
在杨汝琦、杨鼎川、任俊梅、
杨如祐等杨家亲戚的支持
下，又得到朱延庆、丁明和我
的帮助，终编成一册《杨汝栩
文集》。书中几乎囊括了他
发表和供家人内部传阅的文
章。正如朱延庆先生在序言
评价：他行文自然，别人读了
感到自如、自在；他的文笔朴
素，朴素给人的感觉是美；他
语言平淡，但淡中又味。

斯人已去，手植的木香
花还在，每到春天，依然是芬
芳馥郁，沁人心脾。

木香花香浓似酒
□ 陈其昌

多年前，笔者在家里收拾鸡窝时，
发现一方大块头砖头，感觉稀奇，便拿
在手上端详一番，不经意间发现砖的
一顶端有两个凸出的大字：柘垛。“垛”
字，估计是一种古体字，该字由三部分
组成：上部分，左“土”，右“乃”，下部分
又是一“土”字；我在《现代汉语词典》
没有找到这个古体字，只找到“垛”的
繁体字“垜”。柘垛是一处地名，在我
的家乡秦家垛北面，约五里路之遥。
据传，因垛上多柘树得名。柘树叶和
桑树叶都是蚕的饲料，家乡养蚕历史
悠久，乡贤秦观有《蚕书》专著传世，家
乡多桑柘很正常。“柘垛”这地名很古
老，至少在南北朝之后就存在了，当时
隶属于历史上的武宁乡。（秦观故里，
武宁乡左厢里，即后来的秦家垛。）明
代隆庆《高邮州志》记载：武宁乡在州
治东（高邮城东），辖五村三十里（里，
行政单位，不是里程），曰三垛村七里，
曰柘垛村四里，曰义兴村四里，曰中临
村八里，曰茆垛村七里。柘垛村是历
史上武宁乡的五村之一。1300多年
过去了，历经朝代频繁更替和建制区
划的无数次调整，三垛村早已演变为
三垛镇，义兴村、中临村、茆垛村被别

的地名所取代，唯有柘垛村的古老地
名仍存在，现隶属于高邮市三垛镇。
我感觉，这块带古老地名、古体字的
砖，有来头——有一定的考古价值，连
忙擦拭干净，并拿来卷尺量一量，长
28.5厘米、宽12.5厘米、高6厘米，用
秤称一称，重7斤，无论长度、宽度还
是重量，是普通砖块的1.5倍。用报
纸包好，置于厨下，作为收藏。

其实，砖瓦上出现地名倒是寻常
见的。如1969年，家乡办砖瓦厂，特
地到泰州溱潼砖瓦厂购得钢构的瓦模
回来，瓦模上有“溱潼砖瓦厂”的“阴
文”（反着的凹字，打出来的瓦坯上就
现立体的“溱潼砖瓦厂”字样）。我们
秦家垛人气不顺：我们生产的产品，凭
啥为你名留青史？请工匠销毁“溱
潼”，铸上“秦家”，一经生产，带着“秦
家砖瓦厂”字样的大瓦，像蒲公英种子
一样，流向四面八方。

既然这块古砖有“柘垛”二字，毫

无疑问，肯定出自柘垛这地方。是什
么时候的产品？窑主是谁？工匠是
谁？我寻根溯源，问庄上老人，都说不
知道，放入微信群、朋友圈，无人有回
复。推而广之，经过若干年以后，人们
发现“秦家砖瓦厂”字样，又要追寻它
们的由来：秦家在哪里，什么时候的产
品云云。就如同我现在寻求这块古砖
的来历一样。

在寻求什么时候的产品的同时，
我在进行另一层面的思考：在砖块上、
片瓦上、刀具上等等，留下地名或人
名，果真是为了“扬名”吗？其本真目
的恐怕是为了显示出一种责任、一种
担当，为产品的质量下保证。试想，一
块砖、一片瓦，或是其它什么产品，出
自你处、你手，无论放在哪里、派什么
用场，都要担负得起、承受得住。我的
这一想法，后来被央视的一档节目证
实。某晚，看到《国宝档案》节目上正
解说城墙砖上的人名时，引起了我的
关注，饶有兴趣地看下去。主持人任
志红说：南京明城墙上的每一块砖都
有制砖者的名字，不是制砖者为了扬
名、永垂不朽，而是采用“实名制”，确
保生产者生产砖块的质量。

一块古砖
□ 秦一义

最近几天，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突
然听到了久违的蛙声，此起彼伏，美妙
动听。

循着蛙声的方向，我推开窗子，蛙
声越发响亮，原来是来自对面的一块
天然池塘。

我家所在的小区位于城市东侧，
所在的楼是小区最南面的。楼南侧的
一块空地尚未开发，当地一些农民利
用这块地，种了些蔬菜。日积月累，加
之雨水的冲刷，空地竟成了一块天然
的池塘。

大约一个月前，妻子给我发了一
段小视频，说那片池塘里有好多小蝌
蚪。打开视频，果然如此，一群黑豆状
的小蝌蚪在池塘里游来游去，像一群
无忧无虑的孩子。

没想到，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小蝌
蚪长大了，它们变成了会唱歌的小青
蛙。听着悦耳的蛙鸣，我的思绪飘回
了在农村生活的童年。

我的老家靠近一处农田。记忆里，
那时的三四月份雨水特别多，几场雨一
下，农田里的沟渠就蓄满了水。我和小
我两岁的弟弟，经常到沟渠里捉蝌蚪。
我们拿着一个白色的塑料瓶，一个人
捉，一个人装，不一会儿，瓶子里就有了
好多蝌蚪。玩了十几分钟，我们又将瓶
子里的蝌蚪放掉，然后再捉，捉了再放。

到了夏季，每天夜晚总时蛙声一
片，吵得我和弟弟睡不着觉。那天清
晨，我和弟弟早早起床，商量着下田捉
青蛙，以报吵觉之仇。我们的谈话被
母亲听到了，她连忙制止我们，说青蛙
是人类的好朋友，能捕食田里的害虫，
让庄稼有个好收成。我和弟弟打消了
捉青蛙的念头。之后，我们居然习惯
了夜晚的蛙声。

再之后，农民为了追求庄稼的产
量，频频用起了农药，虽然杀死了害
虫，但也伤害了青蛙。现在的老家，我
们很少听见青蛙的叫声了。

住在城区的我，却能够听到久违的
蛙声，确实意外。每天夜晚，“咕呱——
咕呱”的蛙声是有点吵人，但听着听
着，却成了我安心睡觉的催眠曲。

久违的蛙声
□ 林华鹏


